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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位立正
——第一次演话剧“n肯的几口泥”

京剧里把男扮女或女扮男称为反串，京剧演员演话剧，姑

且算是一次“侧位”吧!

话剧(儿童剧)《回来吧，虚幻世界的朋友》，是自安庆市

京话剧团成立以来排演的第一出戏。该剧讲述一名大学毕业

生，在进行社会调查时，发现几个少年儿童因家庭教育方式不

当或缺失，长期痴迷于网吧，最后在社会各阶层的关爱下，终

于让这几个小网迷走出虚幻的世界，很好地体现了“未成年人

的成长，成年人的责任”这一社会热点问题。我有幸在该剧中

饰演小网迷石头的父亲：一个失业下岗，与工资高薪的妻子不

和、对孩子缺少关爱、家庭矛盾冲突不断的石大勇。

从理论上我知道：戏曲表演是程式艺术，传统剧中的表演

程式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对于表演人物思想、性格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
作为美的艺术，在舞台上，站立有型，“死”得飘逸，戏曲宁可失

真，不能失美，对于增强观众的审美愉悦起着默化的作用。戏曲

人物上场必须提袍、甩袖、亮靴底；下场吟诗作赋，造型动作。

话剧是西风舶来的“西洋景”，在中国走过了一百年(文

明戏)，日渐变革已“本土化”。话剧艺术长处在于能深入刻画

角色思想性格，它没有程式辅助，靠演员对人物剖析、理解和

借鉴他人的生活经验，既不能重复自己，更不能重复别人。创

造性塑造人物，既追求内在真实，又拉开外形生活自然形态距

离，以获得自身独有的形式美。

然而在实际排练中，“操练起来”理论的认识只是“纸上

谈兵”。京剧排练，演员首先要熟记唱腔，再与琴师合成⋯⋯话

剧则熟背台词，通过角色之间对词，互相“磨合”、“碰撞”⋯⋯

排练初始，我就啃了一口泥：京剧的念白与话剧台词截然

不同，京剧传统戏对白或语言表达分京白、韵白；韵白分尖、团

字。例如：“那一日，我心中烦闷”。京剧“日”读作(rui)“团

字”，“心”读作(sieng)“尖字”。京白：音调上扬，拿腔拿调。

语速慢，拖长而悠远。

话剧的台词要求既不能过于“口语化”，也不能纯生活

化；一是语言的语音基本功：1、音域的宽度；2、共鸣的响度；3、

吐字归音的准确度。二是语言技巧的基本功：1、语言的表现

力；2、人物语言要性格化；3、语言节奏感要鲜明，潜台词要清

楚。演员要口齿清楚，吐字清晰，感情真实，语言自然，使人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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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感到既生活又有艺术性，比平常说话更为感人。我通过字斟

句酌纠正，虽然“洗”掉了韵白，还是残存京白的余音。

随着排练的深入，发现自己很不会“走路”，我又啃了一

口泥：京剧出场足踩着锣鼓点子上台，话剧则是根据情节需要

非常生活化地自然跑或走上去。经过一遍遍反复练习，感觉也

能适应，但肢体的协凋性不够自然，戏曲身段痕迹明显，行家

一眼能望穿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我再次啃了一口泥：现实生活中我尽管也

是一位父亲，但目前正在岗工作，孩子又不上网吧。自己在家上

网，也只是查找资料看看信息。对于石大勇这个角色“既熟悉，

更多的还是陌生”，几场回合下来，感觉始终掌握不了分寸。可

谓：兴奋有余，忧愁不足，飘而空，立不起来。自己内心添堵，又

影响了周边演员的情绪，仿佛自己与人物之间处于僵持状态，

无法突破。深刻体会到：话剧舞台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站的。

几位指导老师凭着对艺术的严谨、求实的态度认为：这个

人物我拿捏不住，除了没有接受话剧的基础训练外，关键没有

“生活”，光在舞台上自我想象，是出不来的，不能抱着自己在

舞台形象的“美”不放，要跳出戏曲的框框，建议抽空到网吧

看看，体会体会。

如果说：戏曲演员在台上出“彩”靠的是“台上一分钟，

台下十年功”，话剧演员的功夫则更多地磨砺于生活实践，他

(她)们更是一群不简单值得佩服的人。

我利用业余时间到网吧转转，确实观察到生活中在网吧

“捉”孩子的“石大勇”们。尽管他们社会角色各异，说教方式也

不同，但不难体会，他们的自责、焦虑及万般无奈的神、情状态，至

少突显了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：成人对未成年人成长应负的责

任。这种观察和_认识对我的人物“抓型”启发很有作用：只有把人

物的思想情感和形象性格理解准确，才能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特

征。于是我综合了几位父亲的特点，把自己去网吧找孩子的一场

戏设计想法与老师指导要求相糅合⋯⋯渐渐地有了“感觉”。

其实在《回来吧，虚幻世界的朋友》剧里我既不是主角，

戏的分量也不多，表演上也不可能达到“玉珠落盘”掷地有

声，坦诚讲，应该是演员表演角色在东风西渐中一次“侧位立

正”，为此我的确啃了几口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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